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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研寻找春天
（组诗）

■ 李光辉

马门溪龙

既像马
又像龙

这种庞然大物
就是马门溪龙

它的脑袋很小
却在远古的地球上
应付着激烈的竞争
显示出小脑的发达

它的脖子很长
就像伸出的手臂一样

远远地和你握手
表明它的友好

它的胃口很大
可容纳几百公斤食物

仿佛宰相的肚里
能够自如地撑船

它的脚掌很重
喜欢在春天的软泥上

留下清晰的足迹
写出美丽的诗行

虽然现在的茫溪河边
已是车水马龙

但我依然想看到
它在大地上疾步行走

马踏倒石桥

据说修建这座桥的石头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难怪现在看起来
依然巧夺天工

它就像一匹老马
横跨在茫溪河上
驮着两岸的人们

自由地来往

曾经也有一些马帮
拉着沉重的煤炭

从这里经过
留下了岁月的回忆

而今我踏步而来
寻找马蹄的印记

却只看见
石头沧桑的容颜

两岸的草木
已经开始返青
似乎在告诉我

又一个春天正在来临

随春园

我去过随园
和随园主人话过诗
如今我来到这里

却未见到主人的身影

随着那年春天的脚步
他已驾鹤远去

只留下一片俨然的屋舍
在时光里静立

走出屋舍的大门
外面的阳光格外明媚

阶前的草芽
正在悄然萌生

水池边的树木
纷纷投下了倒影
仿佛想要唤醒

沉睡已久的浮萍

我恍惚看见
那侍读过的父亲
那侍养着的儿子

在园中携手游憩的情景

他们最喜欢
园子春天的景色
以这一方天地

度过无数个春去春回

纵然春天常有惊雷
他们走在树下
他们坐在亭中

也不会遭到雷击

﹃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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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美

于书海不期而遇

周日午后，与书友相约书吧读书。
坐定时，书友笑说：“我们属于老式的阅读者，还中规中

矩跑到书吧来读纸质书，而且是自己带书来读。如今的阅
读者好多都读电子书，更多的刷视频读。”我答：“可能多年
习惯，还是纸质书更亲近。读电子书有点水土不服。”茶水
送达后，各自埋头读书。

没多久，进来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在对面小书桌坐
下。非常轻的脚步声，说话几乎没有惊动嗓子，而是用气息
在交流。一看就是经常到图书馆或书吧的读书人，自觉维
护着读书环境的安静与不打扰到别人的礼貌。

一位姑娘起身在她们那一排书架上寻找了一遍，好像
没有找到想读的书。返回座位又不甘心，又仔细查看了一
遍，还是没有取书。她转向我们这一排书架，想来查找又怕
打扰到我们。

我轻轻问她：“你是想找书吗？想读哪一类书籍呢？”
齐刘海下黑宝石般明亮大眼睛带着笑意，答道：“我想

读西方哲学类。”
我惊喜地望着她，脱口而出：“西方哲学？你多大了？”

“我读高一。”
高一？西方哲学？想到我高一时期还在读琼瑶和金

庸，连西方哲学的名号都没听过。我是多么惊喜于遇见一
位想找西方哲学书读的高一女孩啊。

我以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坐在咖啡店刷视频；我以为
读哲学类书籍应是成年人的专利；我以为读电子书群体已
经打败了读纸质书群体；我以为高中阶段应该读文学类书
籍，其实是我“out”了。

我告诉她：“在这里是找不到你要找的书，我倒是带了
两本，可以分享给你读。”并推荐了相关书籍，她仔细地记录
着，然后抬头认真说：“我都记下来了。”

对她的喜爱，让我忍不住想多了解一些她的阅读情
况。我说：“除了哲学类，你还喜欢读哪些文学作品呢？”她
两眼放光，立刻兴奋回答：“简·奥斯丁！”就像重度追星族说
起偶像。于是我们谈到《傲慢与偏见》，谈到《爱玛》。也谈
到在学生时代疯狂地多读世界名著是一生受益的事。我们
甚至谈到反乌托邦三部曲。

看着满架书籍，想到应该还是能找到想读的书，我和她
一起仔细搜寻。指尖滑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哇哦”一声
狂喜，飞快取出抱在怀里，差一点跳将起来。这是她唯一一
次开嗓高分贝说话，于书吧环境的小小失态之举，恰恰是寻
到心爱书籍的至喜之态。此刻“世间至乐莫若读书”具象化
了。

我不免想到自己中学时代第一次被课外书籍吸引的情
景。暑假里整天关着房门读小说，直到吃饭时才出来。妈
妈看到我哭红的双眼，惊讶不已，欲言又止，以为我遇到“成
长的烦恼或者少女的忧伤”。其实我是在读琼瑶阿姨的《彩
霞满天》，心里高呼“天啊，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书。”我当时的
红肿眼眶与心底的高呼，与眼前这位高一女孩脱口而出的

“哇哦”，在此刻重叠，读书的感受如此相通。
女孩主动加了我微信，她的微信名正是“简奥斯丁”。
刚出炉的2025全民阅读报告中，全民阅读量比去年增

加0.21%。我想这新增的0.21%中，一定有“简奥斯丁”的一
份存在。

于书海不期而遇的彼此欣喜，令我们忘了年龄差。从
她身上我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可惜当年缺乏获得书籍的渠
道，学到的知识也贫乏。如今，赶上“2026全民阅读年”好光
景，书海浩渺，随心而取。读书人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像
是遇见知音，彼此陪伴一段光阴，留下难忘的记忆。

就像这个周日午后的书吧，我遇见“简奥斯丁”。

书海浩渺，随心而取。读书人寻到自己喜爱的
书籍，像是遇见知音，彼此陪伴一段光阴，留下难忘
的记忆。

■ 杨力

梅问

梅花绽开的时候，总想起那个
雪天。

那年我刚入社会，从秋到冬，一
直奔波在求职路上。那年寒冬，我
最希望的一次求职伴随着新年的雪
花浇灭了心中的火苗，我开始怀疑
自己的能力。

我的隔壁，住着一位退休老教
师王爷爷，他说你从小爱画画，为什
么不带上画笔，去后山的梅林散散
心呢？

那天雪大，路也滑。我爬到半
山腰时，棉鞋已经湿透，寒气顺着脚
底往上爬。可当梅林出现在眼前
时，我还是愣住了。

百十棵老梅树在风雪中站成一
片灰黑的影子，枝干盘屈如铁，上面
却爆出星星点点的花苞，有些已经
微微绽开，露出里头浅黄的花蕊。
雪落在花瓣上，瞬间融成细小的水
珠，像是梅花在出汗。

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摊开速写
本。手冻得握不住笔，线条歪歪扭
扭。画了十几张，都撕了。那些梅
花在纸上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像假
花。“画得不对。”身后忽然传来声
音。原来王爷爷也跟了上来，他穿
一件旧军大衣，手里拄根木杖。“你
在画梅，可心里想的是别的事。”王
爷爷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里堵
着，笔就不通。”我鼻子一酸，差点掉
泪。是啊，我满脑子都是落魄的事，

哪有心思看花。
但从那天起，王爷爷每天都催

促我去后山看梅林。“不要急着画
画，多看。”王爷爷反复叮嘱。

我试着放下心结，在寒冬中观
察梅树，看她们最细的枝条如何在
风中颤抖却不折断；看花苞如何在
连续多日的严寒后依然鼓胀；看向
阳处和背阴处的梅花，开的姿态有
什么不同。

“你知道梅花为什么开在冬天
吗？”一周后，王爷爷又出现了。这
回他带了本旧书，翻开一页递给
我。是王安石的诗：“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

我念完，他问：“凌寒独自开
——这个‘独’字，你怎么解？”

我愣住了。以前只觉得是形容
孤单。“不是没有伴儿的意思，”他摇
摇头，“是说不需要春天的允许，自
己就能开。”这话像颗种子，落进我
心里冻僵的土壤。

我开始真正观察那些梅树。它
们有的长在岩石缝里，根系裸露在
外，却依然开花；有的主干被雷电劈
去半边，仅剩的枝条却伸向天空，花
开得最盛。我忽然想起李商隐那句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从前觉
得是惋惜，现在读出了骄傲：哪怕错
过花期，也要绽放。

三九天的前夜，天上下了场冻

雨。我担心梅花，天刚亮就上了山。
眼前的景象让我屏住呼吸，只见整
片梅林成了冰雕，每根枝条都裹着
透明的冰壳，而梅花就在冰中绽放，
像琥珀里的火焰。阳光升起时，冰壳
折射出七彩的光，那些梅花在光里
微微颤动，仿佛随时会破冰而出。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美不是被温柔呵护出来的，美是在
抵抗中诞生的形状。梅花的美，正
在于它选择在最艰难的时刻，完成
自己作为一朵花的使命。

我摊开画纸，手第一次不抖
了。笔尖划过纸面，不再是小心翼
翼地描摹，而是像梅枝生长一样自
然伸展。我画风雪中弯曲的弧度，
画冰壳包裹的坚韧，画哪怕只剩一
朵也要开到最后一刻的倔强。

我把这幅白描画，拿回去给王
爷爷看。他看了很久，说：“这幅可
以叫《梅问》。”“问什么？”“问寒冬：
你还有多少风雪？问自己：你还有
多少绽放？”王爷爷指了指远方，

“记住，所有的寒冬都是土壤，所有
的坚持都会开花。”

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年寒冬。
通过求职路，我多跌了两个跟斗，却
通过看梅画梅明白一个道理：最深
的根，总是扎在最冷的土里；最美的
花，总是开在最寒的枝头。人生或
许就是一场漫长的“凌寒独自开”，
我们都在各自的冬天里，练习绽放。

最深的根，总是扎在最冷的土里；最美的花，总是开在最寒的枝头。人
生或许就是一场漫长的“凌寒独自开”，我们都在各自的冬天里，练习绽放。

岁
月
随
想

连绵雪山 刘满仓 摄

2025年的日历已经翻过，这一
年于我而言，是生命坐标上值得郑
重镌刻的年份。

去年初，当手机第一次跳出退
休工资到账信息，宣告我的人生正
式开启新的旅程。回头望着书桌
上乐山市作家协会与乐山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两本鲜红的会员证，在
春日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无
比欣慰。想起那个在昏暗的灯光
下写随笔的少年，那时的文字稚嫩
如破土的新芽，却藏着对文学最纯
粹的向往。四十多年过去，新芽已
长大成树。由于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年的创作有如神助，捷报频传。
一篇篇发表的铅字，像是在时光长
河里投下的石子，每一圈涟漪都荡
漾着被看见的温暖和幸福。

最难忘的是乐山市融媒体中心
《新闻天天报》开播20周年热心观
众回访。2009年我以实习记者的
身份体验采访活动，16年后再次受
邀走进电视台。当专题报道播出
后，短短十几天，这条新闻在《乐水
乐山》APP上的浏览量超过30万，
令人喜出望外。朋友们纷纷开玩
笑说“你现在成名人了”，让我突然
明白——文字与影像的真正力量，
是让每个平凡生命都能在故事里

照见自己。
我应五通桥区人民法院的诚挚

邀请，前往西坝镇与五通桥城区，
参与了公益微电影《归位》的拍摄
工作。这部作品以真实案例为蓝
本精心改编，聚焦未成年人教育这
一重要社会话题，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与教育价值。作为首次“触
电”的影视新人，我在片中采用本
色出演的方式，诠释了一位兼具政
协委员职责与家庭教育专家身份
的角色。由于剧组演员均为非专
业人士，为确保镜头呈现效果，导
演对每一个场景都进行细致入微
的讲解与耐心指导，并带领大家反
复打磨拍摄细节。当最后一个镜
头终于圆满杀青时，夜幕已悄然降
临，璀璨的星光如同温柔的指引，
照亮了我满载收获与感悟的回家
之路。

12 年合唱团团长生涯，像一
部厚重的书写满了故事，是我生
命中最珍贵的收藏。作为民间团
队，每年自筹资金，成功组织了10
届“乐山市新年合唱音乐会”，放
眼全省，绝无仅有，团员人数最多
时达到118 人。这些成绩镌刻着
我的付出与心血，让我骄傲和自
豪，也让我无怨无悔、倍感荣耀。

然而，荣耀的背后是日益沉重的
责任与压力，繁杂的事务占据了
我太多时间和精力。

一天，我偶然从书上看到“爱
自己的黄金理论”“尊重自己的感
受，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追求个人
的成长”后豁然开朗，内心有了答
案。于是我果断选择辞去团长职
务。在众人的一片惋惜声中，只有
我自己清楚：不是退场，而是换一
种方式与热爱的事物相拥；割舍负
累，不是懦弱，而是对生命最温柔
的敬畏。

回望2025年，那些收获的喜悦
与毅然的割舍，都化作了生命的养
分。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依然是那
个执着的学徒；在生活的旷野上，
我终于成为自由的行者。原来，人
生最珍贵的不是永不放弃的执念，
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在喧
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澈，在取舍间遇
见更好的自己。

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在岁月
的流转中，既有低头耕耘的勇气，
也有抬头望月的从容；既能在掌声
中保持清醒，也能在静默里听见花
开的声音。未来的日子，不必追赶
时光，只需与自己温柔相待，如此，
便是人间好时节。

老霄顶上银杏黄

片
羽
时
光

■ 琥珀·颖

这零星的、铺天盖地的黄，分明是另一种更为
盛大和静默的美。 它不张扬，却更具力量。

时光好不经用，从烟火气满满的美食“地标”牛华镇来到
市中区生活，一晃都快23年啦。

每日在城市中两点一线穿梭，一有时间都奔向了诗和远
方，却极少慢下脚步去细细品味与我日夜相伴的嘉州古城之
浓厚底蕴。

于是乎，阳光午后，我决定放下琐事，奔向那座既熟悉又
陌生的老霄顶，赴一场银杏与冬日暖阳的约会。

从黄家山入口进去，沿着石阶缓缓而上，这座曾被当地
人称为“高标山”的老霄顶，千年历史光阴仿佛徐徐回望。这
里不仅是古嘉州城的制高点，更承载着从北周时期便开始书
写的历史。

行至山顶，古建筑群便跃然眼前。万寿观、万景楼、灵官
殿……其中，万寿观是乐山城仅存的明代建筑，重檐歇山式
的屋顶，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而万景楼则因南宋诗人范
成大“题作西南第一楼”的诗句而闻名。静立于楼前，仿佛还
能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赋，看“左披九顶云，右送
大峨月”的豪情。

老霄顶银杏树上的叶子零星挂着，更多的是那厚厚的、
金灿灿的一地落叶。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下来，光斑在金黄的地毯上跳
跃，仿佛给这些沉睡的精灵披上了最后一件华服。

若是早来一些时日，或许能看到银杏最繁盛的模样。
但此刻，我心中竟无太多遗憾。这零星的、铺天盖地的黄，
分明是另一种更为盛大和静默的美。 它不张扬，却更具力
量。

风起时，又见几片黄叶悠然旋落。它们不紧不慢，从容
完成此生最后一次飞舞，然后安然归于尘土。

如此景象，不由联想老霄顶的历史，万寿观的明代风华，
万景楼上的诗词歌赋，多少繁华都已随着岁月流淌而去，但
它们都曾灿烂过。就算千秋后世，仍会广为流传！

生命里的许多美好，恰如这银杏的黄。亲人的陪伴，友
人的相聚，哪怕是一段心情的宁静，都有着各自的“季节”，没
有什么会永远停留在巅峰。也正因如此，才教会我们珍惜当
下，在拥有时全心感受，失去时不必频频回首。

坐在石阶上，看光影在落叶上缓慢移动，感受难得的慢
时光在一呼一吸中的悄然流逝。也许我们真的不必为错过
最佳时节而伤感，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时节；不必为重量的压
力所困，放下的那一刻，脚步自然轻盈。

毕竟，活在当下，就是与美好最恰当的相遇。

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
活
感
悟

■ 张树林

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永不放弃的执念，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转身，在喧
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澈，在取舍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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